
劳动是人生的支柱，是每个人都
可以依靠的基本生存拐杖；劳动，是生
活的船桨，默默渡我们前行，让我们驶
向梦想的彼岸；劳动是坚固的桥梁，架
起我们的希望，让我们越过困境，奔赴
美好的未来。一句话：劳动就是幸福
的源泉！

劳动是建筑工人用汗水铸就万栋富
丽堂皇的高楼。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人们
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无论是在城
里，还是农村，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归功
于咱们的建筑工人艰辛的付出。是他们
每天劳动洒下的汗水凝聚我们的幸福；是
他们每天日晒雨淋换来我们的安逸。每
天晨曦初露，建筑工人就开始忙碌起来。
他们起早贪黑忙劳动，不仅是为了自己和
家人的生存，更是为了造福他人。

记得周末，我约几个闺蜜一起爬山，
因为怕晒，所以我们早早出发，我以为全
世界只有我们最早，不料工地上的建筑
工人比我们还要早。我们路过工地时，
在晨风中依稀传来叮叮咚咚的砌砖声、
抛砖声、铲泥浆声……我的目光追随各
种嘈杂声望去，十几个工人穿着旧衣衫，
那脏兮兮的外表显然失去了他们原本的
光华。可是他们干劲十足，欢声笑语，画
面和谐幸福。我想：他们的手上，身体
上，脸上应该都留下了不少风刀霜剑的

印痕吧？为了与家人明天更好的相聚，
为了将来更好的生活，为了一家人的幸
福，再苦再累他们也甘愿劳动。

劳动是农民伯伯用辛勤的双手在
农田耕耘从而收获粮食和财富。他们
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即使汗如雨
下，他们的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一个院子，一个果园，一个菜园，
一方鱼塘，一亩田……都能让他们都
托起一个温馨幸福的家。

我的家乡几乎一年四季农作物丰
富，如：春季有人心果；夏季有荔枝、龙
眼、芒果；秋季有橙子、柑橘、柚子；冬
季有甘蔗、玉米、薯类。这些不都是劳
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吗？每当我回
家一次，大包小包拎的都是城里非常
难得的珍品啊！难道这不算父母劳动
所给我们创造的幸福吗？

劳动是环卫工人日晒雨淋把我们
的城市打扮得既可爱又美丽。他们早
出晚归，把每条街道每个角落都打扫
得一尘不染。如果没有他们清理，我
们无法想象环境将是如何受到污染。
每天六点半我上班的路上总看不见半
点垃圾，我揣测凌晨至清晨时刻美丽
的背影，让我仿佛听到清脆悦耳的扫
地声……

劳动是可敬的医生救死扶伤。他

们以人民的健康为己任，用爱心捍卫每
个病人的健康，竭尽全力服务。好医生
一定有良好的医德，为了每一位病人能
够早日脱离苦海，医生始终默默奉献。
每当我看到八十多岁的钟南山院士依
然站在前线为人们开启着健康之路时，
我为之震撼，同时又无比敬佩。

劳动是交警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岗
位保卫行人的安全。无论黑夜还是白
天，不畏严寒酷暑，哪怕在风霜雪夜里，
哪怕暴雨台风等恶劣的天气，他们为了
人们的交通安全，随时随地挺身而出，为
人们筑起安全屏障。

劳动是天底下慈母般的老师，用
自己的青春为每个孩子描绘出生活的
蓝图。教师犹如那柔和的春雨，无声
无息地滋养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促
使其茁壮成长。教师这一职业，被誉
为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他们默默无
闻、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只为让每一
朵花朵绽放最绚烂的光彩。

劳动最光荣！天底下劳动者千千万
万，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每一位劳动者都
值得我们尊敬。每一位劳动者默默的努
力付出，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
充满希望。劳动是通往幸福生活的桥
梁，只有通过劳动，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加
幸福和美满的未来。

劳动，幸福的源泉
■ 潘冬梅

啊，高州，你是人间的天堂，
我的心为你牵动，梦为你欢唱！
啊，高州，你是幸福的向往，
我的爱为你倾洒，情为你奔放！

力士献荔最将风味念家乡，
宝塔神笔长写天上文章，
年例的火把映红乡亲的脸庞，
你听那高凉鼓韵还在俚寨擂响。

千里田畴好一幅山水画廊，
万顷果海掩映崭新农庄，
幸福的汗水酿出生活的琼浆，
你看那蓬勃城乡昂首奔向小康。

一片好心万世景仰，
古郡名城承载厚重荣光。
这里是潘仙故里，
大爱情怀一生济世慈航。

一条鉴江千年流淌，
温馨小城守候岁月吉祥，
这里是中华荔乡，
年年岁岁洋溢甜蜜芬芳。

荔乡之恋
荔乡的果儿，梦幻的诗篇，
一个个美人露出了媚眼。
千里彤云山海连，
满啖珍鲜相见恨晚。

荔园的雨点，坚贞的誓言，
回眸一笑时光瞬间温暖。
驿路红尘人去远，
大唐佳话传唱千年。

荔枝红了，荔枝红了，
人间最美六月天。
走过了万水千山，
荔红飘香是永远的故园。

岭南醉了，岭南醉了，
世间浪漫妃子恋。
两颗心相依相伴，
这里还是那甜蜜的夏天。

甜蜜沙田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静静的守望故园月明中，
暖暖的问候今朝又相逢。

一片神奇的土地，
一棵棵摇钱树枝叶婆娑。
一双双灵巧的手，
为你捧出灿灿的金果。

一方幸福的家园，
一张张笑脸似星星闪烁。
天天都是好日子，
生活就这样红红火火。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静静的守望故园月明中，
暖暧的问候今朝又相逢。

甜甜的水，甜甜的风，
甜甜的歌，甜甜的梦。
岁月愿望结满沉甸果实，
我们绽放着快乐的笑容。

梦幻仙人洞

云也轻轻，雾也轻轻，
绿野净土梦幻仙乡境。
风儿知人意，轻拂人禅定，
走近自然放下疲惫的心灵。

竹浪摇动灿烂的阳光，
迷人的山花在梦里飘香。
千年的老树依然挺拔青苍，
粗壮的老藤还在缠紧旧时光。

月亮洒下洁白的月光，
眷恋的白云在久久守望。
幽幽的涧谷长年送出清凉，
满山的青鸟总在无忧地鸣唱。

云也轻轻，雾也轻轻，
绿野净土梦幻仙乡境。
风儿知人意，轻拂人禅定，
走近自然放下疲惫的心灵。

山也多情，水也多情，
流泉飞瀑清音最动听。
雀花开正艳，展翅欲双飞，
让人间相信那不老的爱情。

美丽高州我的家（组诗）

■ 庄家银
鲁迅有七年在抄古碑中度过，那段岁月难

免孤独。他曾感叹命交华盖，于是《自嘲》中有：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

回首2010年至2017年那段漫长岁月，我在
珠江流域城市辗转，常常独行山中，那时的我并
未完全入世，对山有着一颗敬仰的心。工作之
余，在面对彷徨无助时，我多半“躲进小楼成一
统”，几度没入在群山之中。

平安山在广东惠州博罗县境，位于柏塘平
安林场，海拔高达近千米，是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初次从广州坐车到平安山，在进入象头山
自然区域，经过山外林场，一排排树木高高耸
立，像列队等候远方的来客，来这里的人，没有
客人的处尊养优，他们朝山而来，是游客，也是
熙攘人群中的芸芸众生。众生本无分别。

柏塘始建于明崇祯二年，据说因墟镇分布
几处池塘，塘边有古柏，柏塘因此得名。柏塘是
客家之乡，也是侨乡，民风淳朴，农民世代以耕
读传家。到了平安山旅游景区范围，山色在眼
前，四周是宽广的平原，流布着浓郁的山野气
息。田里生长瓜果，有草莓园、种植豆类、藤类、
茄科类植物。路边有乡下小贩卖香蕉，畔山人
家挂出写着山水豆腐的招牌，那是客家风味小
食，当地人做的小本生意。每次经过，我偶尔吃
一份，也算融入一地乡风。

平安山景区有平安峡漂流，漂流全长 3 公
里，其中分布若干瀑布据点。假期游客多从四方
而来，买票进入漂流区域。我多次来到这里，沿
着小路，另辟蹊径登山，然而不需买票。我从另
一条山路通往山的高处，沿着陡峭的山往前走，
山间潺潺流水，回荡耳边，有如天籁之音。树木
参天，这些古树，少则逾越百载树龄，除了杉木，
梧桐树，有些古木，我说不出其名，看着这些郁郁
葱葱的树木，油然生出愉悦，叫人暂且忘却尘世
的浮华与喧嚣。到了山顶，看到的一番景象，一
溪清水流经古庙前，平地而起，一座斗拱结构唐
式建筑展现于眼前，拾级而上，建筑物错落有致，
塔与楼互相辉映，格调尽显唐风古韵。

我跨越数百里路途跋涉而来，造访这座元
音古寺。古寺肇建于唐，原名玄德古寺，曾有

“万家田”的美誉。其山毗邻闻名遐迩的罗浮
山。唐代崇佛，自开山以来，香烟缭绕，晨钟暮
鼓，一代又一代的朝拜者络绎不绝，沿山而来。
唐代的影像已全然看不到了，历史和传统需要
时代衔接，需要传承下去。后来者在这里沿山
重建，再现了这座唐代风格雄伟的建筑。在建
设期间，我不止一次登临了元音古寺，见证了这
里一栋栋建筑耸立，没有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根本无法完成这项浩大工程。禅房未建好的时
候，在山上住的是寮房。一排平房，提供给静修
者调养生息。假期约上三两好友到来，暂别都
市的繁华，在这里可将身心与自然融为一体，找
回内心久违的宁静。山间的静，就在眼前，不寻
而能自得。

山中古树环绕，环境清幽。古庙禅修者沿
袭古人“出坡”，农禅并重，开垦耕地，种植萝卜、
土豆、西红柿、辣椒的青菜瓜果。城市的饮食味
厚，在山上可以吃到一种清味，如焖土豆、山泉
水酿造的豆腐，口味自带一种甘美。原来世间
美味并非皆在茶楼酒肆觅得，也并非要大鱼大

肉。游走山上，潺潺流水，有如梵音。清风吹
拂，明月笼照，古今何其相似。独静与美好被山
间岁月占据，只是“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
半日闲，”这样恬淡的时光，于俗世中的我来说，
稀有难逢。每当从异地路过博罗境域，我偶尔
请司机调转车头，重访平安山，登临望远。

往返之间，我认识了参与古寺建设的张氏
夫妇，间中有文化上的交流。张先生妻子姓陈，
她懂得一些建筑设计。陈女士穿着亮丽，打扮
雅致，身上流动着浪漫主义的元素。夫妇俩在
古寺引荐了陈居士与我认识。那时候陈居士在
恢复古庙建设，为打造对外静修的禅房投入了
巨大精力，我曾在这里与陈居士交流过禅宗文
化。喜欢到这里来，有一个原因，在此游学能感
受到浩瀚的汉唐文化遗韵。陈居士言谈不多，
点到为止，他那时事务繁忙，很少能跟他说得上
话，他与我是同乡，偶尔在手机上复我信息，字
字珠玑。

在一个秋色渐浓的黄昏，我与一位商人朋友
和田野先生来到了平安山，那时候我们的交情像
秋色一样浓。山上飘着丝丝落叶，深黄的、淡红
的。陈居士在古庙里等候我们的到来，天色渺
渺，飘过阵阵夜风，我们在藏书室井然而坐，轻
松而谈。陈居士广学多闻，深谙传统文化的义
理。我们在此进行一次文化的交流，谈论次第，
修学总要一步一步去积累，夯实基础。谈禅，体
现的是儒与道的智慧。禅，处处充满机锋，“空”
才能“有”。在谈话间，陈居士说起上世纪90年
代在香港与乡下有“烟草大王”之名的陈姓商人
有过交集，他冀望我们联络陈先生，友人说陈先
生是商场中人，恐难对传统文化持正面看法。虽
可联系到陈先生，静坐一旁，我亦无语。

此后，我日渐忙碌，来访山中少了。2018年
秋日的一天，突然看到陈居士谢世的信息，我感
到一阵悲伤。彼时，我正在粤北地区工作，搭上
已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房地产行业的末班车，
职业生涯达到了一个高度。我想起曾经有一段
迷茫的岁月，不知道人生该走向何处，我在山中
古庙静居，陈居士托人传话我回到故乡去，他说
我的缘在那里，拨开我那时心中的重重迷雾。

三年后，我收到消息，昔日同我一起到访平
安山的好友与田野先生已看破人生高高低低的
起伏，悄然隐居山林，我们联络日渐减少。踏往
旧日人来人往的山上，人迹稀少，秋风起时，飘
过阵阵萧索的落叶，一别数年，往日的人事渐渐
凋零。过往偶有联络的陈女士，长年在云南高
原地带游旅，拍回一张张典雅精致的图片传送
到微信，有风景集合，也有美食的展示，她说，很
久没有回到平安山了。

平安有止息干戈的寓意，我始终认为，我行
走过的平安山是一处福地。我曾在那里回向祈
愿天下太平。去年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战火纷
飞，多少人流离失所，无所依归。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冲突不断，国际社会并不太平。社会变迁
超出我们的预料，人世变幻有时候令人猝不及
防，我在外漂泊多年，人到中年幡然醒悟，峰回
路转，业余从文，我深知文以载道的艰辛。

这时，这山的形象如像在昨日，遂又浮现于
眼前。我告诉自己，孤独并不可怕，身居客尘，
我并非避世，我终究没有成为山林的隐逸者。

平安山影像
■黄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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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章说到蒋刚带着韩小倩委托到市区
投递的信件，准备出厂时在厂内九号路遭
遇了车祸，虽送医后死里逃生却昏迷不醒，
而在办公楼里的韩小倩对此还浑然不知。

韩小倩前脚把信件交给蒋刚，后脚就满
怀心事地来到龙涛明的办公室门口。门敞开
着，见龙涛明正在批阅文件，她敲了一下门。
龙涛明抬头看着韩小倩含情似水的大眼，柔
声地问：“有事？”韩小倩“嗯”一声便走进来
坐到龙涛明办公台对面的椅子上。龙涛明
放下手中握着的笔，亲切地望着韩小倩。

“亲爱的，我们俩恋爱这件事，被我家
和罗家发现了，昨晚两家长辈对我兴师问
罪。”韩小倩闷闷不乐地说道。

韩小倩与罗为斌订过娃娃亲这桩旧事，
龙涛明早已听韩小倩解释过。他宽慰韩小
倩道：“爱倩，长辈们刚听到消息，有激烈反
应，这属正常。他们接受，要有一个过程。
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呀？我们并没有公开
哦。”“我昨晚也觉得这事有蹊跷，莫非我爸
有内线？哎，亲爱的，我想干脆把我俩的恋
情公开，好不好？”韩小倩想到昨晚家里的情
形，心里的难受就涌上心头，明明是两情相
悦，却要受长辈们的旧思想摆布人生。

江南市这片土地养育的儿女就是生来
孝顺，龙涛明明白韩小倩的心思，但也体谅
长辈们的心情。他沉思一下说：“这样会更
刺激他们，我觉得还是水到渠成为好。爱
倩，你说呢？”韩小倩想想也是，便说：“我听
你的。”说完双眼扑楞扑楞地抛给龙涛明一
个深爱的电波。

这时，办公台上的电话急促响起。龙
涛明按下免提键，电话里响起保卫科长陈
桂的声音：“龙厂长，刚才厂内九号路成品
车间旁发生一起车祸，一名伤者情况严重，
已被厂医送市医院抢救，进一步工作请您
指示。”龙涛明立即在电话里下令成立事故
调查小组，命陈桂任组长，安全科副科长陈
建任副组长，并速到现场扣留下肇事车辆
和司机，初步调查事故的性质，再配合执法
机关的进一步工作。“好！”陈桂迅速应道。

挂断电话后，龙涛明想起今天本就有
计划到基层车间检查工作，便对韩小倩说：

“你叫小张把车开到门口，9号路出事了，我
先去现场看看，然后再下车间。”韩小倩听
到他有突发事件要处理，颔首离开。

回到秘书室，电话安排好司机小张开车
来办公楼门口后，韩小倩坐在工位上用力揉
了几下眼皮。不知什么原因，她的下眼皮突
然跳个不停，揉了也没用，过一会又在跳。

被眼皮乱跳困扰到了中午，韩小倩感到
奇怪，往常跳几下就好了，这次怎么午饭都吃
完了还在跳个不停。果然不是什么好事，下

午两点就接到电话，要她到派出所走一趟。
韩小倩马上向龙涛明汇报。龙涛明安

排了办公室副主任刘方陪她前往。到了派
出所，刘方被干警留在接待室，仅让韩小倩
一人上到二楼会议室。门是虚掩的，韩小
倩轻轻敲了一下。“请进！”里面传来一道熟
悉的声音。韩小倩推门一看，发现罗为斌
独自坐在主持人位置上。韩小倩心里满是
狐疑，但面部表情非常淡定。

“请坐！”罗为斌起身，向韩小倩比了个
邀请落座的手势。韩小倩微微点头坐下，
眼睛望着罗为斌鼻子。韩小倩有一个习
惯，她从不直视别人眼睛，只有龙涛明例
外。罗为斌盯着韩小倩，眼神透露复杂的
情绪，开门见山说：“你是给我写过信吗？”

“写过。你收到了？”韩小倩如实答后
反问。

罗为斌见她这么问，强按下心中隐痛，
继续发问：“什么时候写的？”韩小倩回答是
今天上午。“那是你亲自到邮电局寄的吗？”

“不是，是叫同事帮寄的。”“同事是谁？”罗
为斌终于问到了最关键的一点。“我们综合
室的蒋刚。”经过他们语气平和的一问一
答，罗为斌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他知道了
信件为什么在蒋刚身上。

接着，他又问韩小倩知不知道上午树
脂总厂发生了车祸，韩小倩答说“知道”。

“那知道车祸伤者是谁吗？”问到这，韩小倩
面露疑惑，摇了摇头。“就是蒋刚！送到医
院后，他因失血过多死了。”

这话一出，犹如一枚手雷炸得心地善
良的韩小倩目瞪口呆，转而泪水涌现，淹没
了双眼。罗为斌站起来，从桌面的纸巾盒
抽出一张纸巾递给她。韩小倩接过纸巾，
一边抹眼泪，一边抽噎道：“为什么好人会
飞来横祸，他可是我们厂的‘活雷锋’啊！”

罗为斌原先还想夹带点“私货”，趁机
谈谈他们之间的事。一看韩小倩的情绪波
动这么大，便知道不宜再谈。于是从口袋
里掏出中午写给韩小倩的信，放到她面前
的台上，然后先离开了会议室。

信封是开口的，韩小倩从里面取出一
张信纸。说是信纸，实际是眉头印有红色
仿宋字“江南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信笺”的公
文用纸。纸上的字比较潦草——

心爱的小倩：
我已看过了你写的信，字字句句都让

我心如刀绞，我顿时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

气。我心爱的倩啊！没有你，我生有何
义？我现在心碎欲绝，任何言语都显苍
白！唯有这首词能够表达我的心：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
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
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
见日头。”

深爱你的人：罗为斌
即日

罗为斌为了与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韩
小倩有共同语言，特意在业余时间报考电
大学习中文专业，诗词歌赋应用自如。可
已心有所属的韩小倩，哪里体会到罗为斌

“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感受？韩小倩虽感念
罗为斌多年的爱慕，但要她同罗为斌一起
却真的是除非“三更见日头”了！不想再为
罗为斌的感情多费神，韩小倩将这封信塞
进口袋，整理好情绪便出了会议室快步走
下一楼，叫上刘方姐，一起返回树脂总厂。

当韩小倩经过打字室门口，看到里面
女同事们哭得稀里哗啦，便知道蒋刚的死
讯已传回厂里了。她心情沉重地来到龙涛
明办公室，把罗为斌与她的谈话复述了一
遍，并把罗为斌给她的信让龙涛明看了。

龙涛明自然看出了罗为斌信里的情深
意切，也为韩小倩对自己用情坚定而感
动。他用无限深情的眼神望着韩小倩水汪
汪的大眼睛，双手紧紧握着她柔软嫩滑的
双手，动情地说：“我也送你一句《诗经》里
的话——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韩小倩听后，心里甜得像吃了
蜜糖。但眼下最要紧的是，厂里该如何处
理蒋刚车祸死亡这件事？她忍住了扑向龙
涛明怀里的冲动，理智地问：“蒋刚的事情
怎么办？厂里很多同事都为他感到哀痛。”

“我也是刚才接到通知，蒋刚原来是现
职干警，他是来我厂锻炼的。明天上午市
公安局将举办追悼会。我已告诉岳主任，
由他组织自愿职工参加。”龙涛明轻拍了拍
韩小倩的手背。“嗯，那我也去参加。”

韩小倩立即表示道。略作沉吟，龙涛
明话锋一转提起了另一件事：“对了，我明
天会同冯伯良总工、江华部长赴日洽谈购
买设备技术事宜，行程安排了东京和横滨
两个城市。你想买什么礼物吗？”韩小倩摇
摇头：“我什么都不要，你平安回来就是最
好的礼物。”龙涛明笑着说：“傻妹，我这么
大的一个人，还能弄丢了不成？一个星期

后就整个人还给你。”
这时，韩小倩听到走廊传来脚步声，轻

轻抽出与龙涛明相握的手，看着龙涛明的
眼睛期待地说：“涛哥，我想晚上到你宿舍，
帮你收拾一下出差的行李。”龙涛明马上想
起同韩小倩在医院的那个晚上，她要主动
献身的情景，脸上露出了温柔陶醉的表
情。但转瞬即过，作为有大格局的人，龙涛
明十分为他人着想。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恢复了理智：“爱倩，我何曾不想呀。但你
爸和罗为斌他们不是在查你同谁谈恋爱
吗，如果他们知道了，还会留你在树脂总厂
吗？”涛明这话刚说完，韩小倩便感觉到来
人已站在了门外，赶紧从衣袋里掏出一只
千纸鹤，塞到龙涛明手里，随即转身离去。

她刚走出龙涛明办公室门口，果然看到
岳云太手里拿着一袋东西，装作刚刚来到的
样子。韩小倩自然地笑着同岳云太问好。岳
云太其实早就察觉韩小倩和龙涛明之间的暧
昧关系，但假装不知，给韩小倩回了个微笑就
径直迈进办公室，毕恭毕敬地向龙涛明问
好：“老板好！”这里解释一下，以前树脂总厂
的人要么称呼龙涛明为龙厂长，要么叫龙
总，最近却有一小部分人开始喊他“老板”。

龙涛明颔首，目光扫过岳云太手里的
袋子。岳云太将袋子递上前，献殷勤地说：

“老板，这里有您出差日本的那套西装，还
有个信封，里面是财务科帮您兑换的日元
零钱。”岳云太说完停了停，继续向龙涛明
请示：“老板，上次我同您说，我儿子大学毕
业后，希望安排到咱厂就业。但我儿子却
自己决定要去美国留学，前两日已拿到录
取通知书。”龙涛明一听，觉得年轻人很有
想法，便问考上了哪所大学。

岳云太眼睛里流露出骄傲，乐呵呵地回
答：“费罗里达州大学。”“好呀，名牌大学。”见
龙涛明真心为他高兴，岳云太接着试探问道：

“老板，我和老伴商量，想一起送儿子去美国，
顺便旅游几天。您若同意，我就办理签证手
续。”“去吧，到了那里多拍几张照片回来让我
看看。”得到龙涛明这般爽快同意，岳云太感
激地连声道谢。说完私事，两人又把话头转
回到工作上来，龙涛明交代岳云太：“我出差
期间，由叶副厂长主持全面工作，有事向他汇
报。另外，明天市公安局举办蒋刚追悼会，你
要组织好。”岳云太遵命应下。

翌日，到市公安局小礼堂悼念蒋刚的树
脂总厂职工，超过了50人，主要有厂机关人

员和各车间材料员，陈桂和刘宏宏为了查探
情况也混入了其中。追悼会由市公安局政
治部廖卓华副主任主持，场面庄严肃穆，蒋
刚的亲友哀痛不已，放声大哭，树脂总厂各
部室的女同事也纷纷掩面而泣。刘宏宏走
在鞠躬致哀的队伍里，假意抬手抹眼泪，暗
中四处扫视现场，注意到了几个疑点：为什
么没有遗体告别？为什么当日上午死亡，下
午就匆匆火化了？特别是蒋刚家属当时还
在外地，车祸当天就火化，不符合常理。

刘宏宏深知自己的安危已同蒋刚捆绑
在了一起，如果不将这个疑点弄清楚，他始
终无法安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或许在
火葬场那可以找到线索，于是他决定独自
去火葬场探个究竟，便对陈桂说：“陈科，我
身体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一下。”陈桂正暗
自得意铲除了“心头大患”，没有察觉到刘
宏宏的异样，信以为真：“好，你也够累了。”
追悼会还在进行，刘宏宏就溜出公安局门
口，打了一辆的士，直奔江南市火葬场。

到达火葬场后，刘宏宏出示早就准备
好的假警官证，顺利找到了那位烧炉工陈
师傅，说要具体了解蒋刚尸体火化的细
节。陈师傅被刘宏宏的装模作样吓得浑身
哆嗦，忙说：“公安同志，我坦白交代。”便一
口气全盘托出——

昨天下午，有两名公安干警推来一具用
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尸体，声称已办好手
续，命他马上火化。陈师傅也看过手续，上
面清楚写着亡者：蒋刚，男，二十七岁。

不料陈师傅在做火化准备时，突然停
电了。由于火葬场停电是常事，有时要停
半天甚至更久，陈师傅先请两位干警到外
面值班室休息，说一有电来马上就进炉。
其实这是陈师傅的“惯用伎俩”，他常常会
趁家属不注意，搜身窃取尸体的随身物品，
如戒指、项链、手表等。等把人支走，他打
开裹尸布一看，发现里面竟是一具年龄约
七八十岁的女尸，根本不是手续上写的年
轻人。不过因为是公安带来的，他也不敢
多问，匆忙摘下尸体手上的戒指，再重新包
裹好，不一会来电后就火化了。

刘宏宏听完后，背脊惊出一身冷汗，急
忙从衣兜里掏出二十元塞到陈师傅手上，
说：“这事你永远都不能同第二个人说，否
则你和家人将会有生命危险。”不等陈师傅
应答，他急忙扭头就走了。

在听到那具尸体并不是蒋刚的时候，
刘宏宏就明白自己被抓是迟早的事，按贩
毒数量计算，早已达到死刑级别的量刑标
准。但如果让陈桂和波叔知道了蒋刚没
死，那他肯定会死得更快。他心惊胆颤，从
火葬场离开后，满怀焦灼地盘算起了自己
的脱身之策……

欲知后事如何发展，请看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小说连载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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